
20世纪30年代以后，毛泽东把中

国古典诗词推向了世界。毛泽东在吟

咏唱和之间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国

声音，阐明中国立场，不仅让外国人

了解了他的诗人才华和情感世界，而

且向国际社会宣传了中国革命和中国

精神，塑造了新中国反对霸权、维护

和平的大国形象。

冲破封锁 主动发声

20世纪30年代中期以前，有关中

国共产党和红军的报道与传闻充斥着诬

蔑和谎言。1936年7月，埃德加・斯诺

冲破重重封锁，在陕北苏区进行了为

期 4 个月的考察采访。毛泽东与斯诺

进行了数十次彻夜长谈，破例对斯诺

详细讲述了自己的成长经历，还把

《七律·长征》 抄赠给斯诺。斯诺在

《红星照耀中国》“长征”一章写道：

“我把毛泽东主席关于这一六千英里

的长征的旧体诗附在这里作为尾声，

他是一个既能领导远征又能写诗的叛

逆。”《红星照耀中国》 一问世便风靡

全球，毛泽东通过谈话和诗作，向世

界讲述了中国革命故事，开启了中国

共产党“公共外交”的大门。

此后，外国记者纷至沓来。艾格

尼斯·史沫特莱 1937年访问延安，她

的 《中国战歌》 一书记录了她领略到

的毛泽东的诗词才华，“他的诗具有古

代诗家的风格，但诗中流露出他个人

探索社会变革的一股清流”。1946年 8

月，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见了毛泽

东之后，也认为“毛泽东是一位很有

才华的诗人”。毛泽东豪迈地对她说：

“谁说我们这儿没有创造性的诗人？”

他指着自己的鼻子，声音提高了一

倍：“这儿就有一个！”

诗无达诂 亲自作注

1957年 1月，《诗刊》 杂志创刊号

首次发表毛泽东 《旧体诗词十八首》。

同年9月、11月，苏联真理出版社和苏

联外国文出版局就出版发行了内容相

同、装帧版式迥异的两种俄文版。北

京 外 文 局 的 英 文 刊 物 《中 国 文 学》

1958 年第 3 期登载了毛泽东 18 首诗词

的英译文。1958 年 9 月，外文出版社

出版了 《毛泽东诗词十九首》 第一个

英文单行本。1961年 1月，中央成立了

由中宣部文艺处处长袁水拍任组长、

乔冠华、钱钟书、叶君健等为成员的

毛泽东诗词英译本定稿小组，但迟至

1976年“五一”节《毛泽东诗词》（39

首）才正式出版。

毛泽东诗词毕竟是古典诗词，难

免发生误读，正所谓“诗无达诂”。

一般情况下，毛泽东是主张诗人不解

诗的。1966年，胡乔木主编的 《毛主

席诗词》 注释本被毛泽东否定了，理

由是：“诗不宜注，古来注杜诗的很

多，少有注得好的，不要注了。”然

而，对社会上各式各样的注解，毛泽

东也并非全不在意。1958年 12月，在

《毛主席诗词十九首》 上，毛泽东写

道：“我的几首歪诗，发表以后，注

家蜂起，全是好心。一部分说对了，

一 部 分 说 得 不 对 ， 我 有 说 明 的 责

任 。” 尤 其 是 外 国 人 不 易 理 解 ， 比

如，误将“黄洋界上炮声隆”翻译成

“黄 色 海 洋 的 边 上 ， 响 起 了 隆 隆 炮

声”，令人啼笑皆非。 1963 年 《毛主

席诗词》（37 首本） 出版后，外国文

书籍出版局立即组织翻译出版英译

本。1964 年 1 月，毛泽东应英译者的

请求，就自己诗词中的一些词句，一

一作了口头解释，一共有 32 条，达

1900多字。这是毛泽东解释自己作品

条目最多、最详尽的一次，足见他十

分重视对外传播。

国际交往 诗人气度

随着新中国的诞生和不断强大，

毛泽东可以更从容、更洒脱地去展示

诗人的气质与才华，去展示中国文化

的厚重与底蕴，去传播泱泱大国的故

事与声音。

1949 年 12 月，毛泽东出访苏联。

毛泽东与随行的翻译、苏联汉学家尼·

费德林一路攀谈。在谈到写诗动机

时，他对自己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居

然还有诗兴写诗感慨不已。但他谈得

更多的还是中国文学，由 《诗经》谈

到屈原。毛泽东说：“屈原不仅是古代

的天才歌手，而且是一名伟大的爱国

者，无私无畏，勇敢高尚。他的形象保

留在每个中国人的脑海里，无论在国内

国外，屈原都是一个不朽的形象。”

1954年 10月，印度总理尼赫鲁访

华，这是非社会主义国家政府首脑第

一次来华访问。毛泽东与他进行了三

次会谈。临别时，毛泽东吟诵了屈原

的一句诗：“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

兮新相知。”尼赫鲁赞赏说：“主席刚

才引用的两句诗，不仅适用于个人，

而且适用于国与国之间，第二句诗特

别适用。”

1961年 9月，二战名将英国陆军元

帅蒙哥马利再度访华，毛泽东在武汉

多次会见了他，还邀请蒙哥马利乘船

游览长江，观看他在长江里游泳。蒙

哥马利送给毛泽东一盒 555 牌香烟，

毛泽东则回赠亲笔手书的 《水调歌

头·游泳》。

1972 年 9 月，日本首相田中角荣

首次访华。在欢迎宴会的致辞中，田

中用日语“迷惑”一词来表述日本侵

略中国，其中文含义是轻描淡写的

“添了麻烦”。第二天会谈时，周恩来

进行了严正交涉。9月 27日，毛泽东

会见田中首相时说：“年轻人坚持说

‘添了麻烦’这样的话不够分量。因为

在中国，只有像出现不留意把水溅到

妇女的裙子上，表示道歉时才用这个

词。”毛泽东特意把《楚辞集注》赠送

给他，因为在 《楚辞·九辩》 中有

“慷慨绝兮不得，中瞀乱兮迷惑”，这

是“迷惑”一词的源头。后来日方将

表述改成：“日本方面痛感日本过去由

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的

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

风起云涌 诗当武器

新中国成立前，毛泽东诗词在浓

墨重彩地纪实国内革命战争的同时，

也诗意地表达了抵御外侮的坚强决心

和对全人类命运的深切关注。1915 年

5 月 7 日，袁世凯悍然接受日本提出

的 “ 二 十 一 条 ”。 毛 泽 东 愤 然 题 写

《四言诗·〈明耻篇〉 题志》：“五月七

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

子！”这年五月，毛泽东在 《五古·

挽易昌陶》 中以“东海有岛夷，北山

尽仇怨”痛斥帝国主义列强觊觎我国

领土。1943 年 4 月 1 日，毛泽东写了

《五律·挽戴安澜将军》，用“外侮需

人御，将军赋采薇”盛赞抗战名将戴

安澜。《念奴娇·昆仑》 中“太平世

界，环球同此凉热”一句，表达了共

产党人追求天下大同、命运与共的宽

阔胸怀。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诗词的主

题也发生了重大变化，视野更加开

阔，面向整个世界，成为抒发外交理

想、表达外交立场、宣示外交政策的

特殊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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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中 国 成 立 后 ，

毛 泽 东 诗 词 的 主 题 发

生 了 重 大 变 化 ， 视 野

更 加 开 阔 ， 面 向 整 个

世 界 ， 成 为 抒 发 外 交

理 想 、 表 达 外 交 立

场 、 宣 示 外 交 政 策 的

特殊文本。

毛 泽 东 诗 词 与 中 国 故 事
□ 汪建新

我的家乡在江汉平原上，是个

河流纵横的水乡，大大小小、有名

无名的河流有好几十条，可谓水网

如织，其中深深埋藏在我记忆中的

是东荆河。历史上，东荆河淤渍频

繁，常酿成灾，新中国成立前荆楚

大 地 上 流 传 着 一 首 家 喻 户 晓 的 民

谣：“沙湖沔阳州，十年九不收”，

说的就是这片区域的情况。东荆河

是长江的一条支流，因为河道处于

荆北水系东侧，故称东荆河，它西

承汉水，起自潜江市泽口镇，东注

长江，终于武汉市汉南区三合垸，

全长 173 公里。东荆河横贯江汉平

原腹地，连通着四湖流域的密集水

系。流经我家乡的这段水域水面宽

阔，自荆州往下，最后注入洪湖。

我家离东荆河不远，只有五里

地。春天的东荆河水流平缓，田野

里到处都是金黄的油菜花，远远望

去，就像是一片片金色的地毯。我

们从田埂上穿越一片片油菜地，来

到东荆河边，河两岸的杨柳都吐出

了嫩绿的新芽，河边的草地也泛出

一片片新绿，万物复苏，到处都是

生机勃勃的景象。到了五月初五划

龙船、包粽子的季节，我们都要到

东荆河边去割芦苇叶。那时候东荆

河边成片成片的都是芦苇，长得比

人 还 高 ， 如 果 跑 到 芦 苇 里 面 捉 迷

藏，根本见不到人，需要同伴互相

大声喊叫才能辨清方向。那时，东

荆河边有一些专门割芦苇的人，他

们半夜开始收割，到了早晨就可以

割出几大捆，用牛车慢慢拉回家，

再用芦苇编织成箩筐等各种手工艺

品售卖，或者用它们来整修房顶，

而我和我的伙伴们只是割一小捆新

鲜而又宽大的芦苇叶带回家，用来

包粽子。

到了夏天，几场大雨之后，东

荆河的河水开始上涨，这意味着汛

期即将来临。那时，大雨会把东荆

河两边的泥沙都带进去，浑浊的河

水就像奔腾的野马一样奔流向前，

河滩也会被吞噬，河面一下子就变

得宽阔起来了。

东荆河汛期时，镇上附近的村

民 都 会 被 组 织 起 来 ， 到 河 堤 上 防

汛 ， 去 源 头 打 桩 ， 把 麻 袋 装 上 泥

土，一层一层往上垒。防汛期间，

很多人晚上不能回家，大家就在堤

上安营扎寨，随时防备意外。那个

时候，防护堤坝是人们最重要的事

情，因为身后就是自己的家园，只

有挡住河汛，才能守住家园。后来

我去附近的一个村子下乡插队，每

年夏天也都要去东荆河抗洪。堤坝

被冲垮是很可怕的事情，我记得有

一年汛期，半夜的时候村里面的广

播突然大喊，说东荆河上游的一个

堤 坝 倒 了 ， 紧 急 动 员 大 家 到 垸 子

上，加固堤坝，还有人敲着锣大声

喊叫，让大家赶紧带上工具。我们

垸子的堤坝本来是很高的，但眼见

洪水不断上涨，我们民兵连赶紧冲

到最前面把准备好的木桩一根根打

下去，再把事先准备好的沙袋不停

地往上垒，经过一夜的奋战才勉强

顶住了这次大洪水。

秋天来到的时候，过了汛期的

东荆河重新变得宽阔宁静，岸边杨

柳的树叶开始渐渐变黄，风一吹，

枯 黄 的 树 叶 星 星 点 点 地 落 在 水 面

上，顺着河流漂下。枯树枝也会掉

落下来，我们跑到河边捡这些枯树

枝做柴火。我在上小学时第一次和

同伴去东荆河边捡柴火，记得那天

我 们 凌 晨 就 起 床 ， 每 人 带 两 块 锅

块，带上一根扁担和两根绳子就出

发了。等我们来到东荆河边时，太

阳已经升起老高了，东荆河水流不

大 的 时 候 ， 会 露 出 一 块 很 大 的 河

滩，河滩两岸都是杨柳树林，经过

大 风 的 劲 吹 ， 许 多 树 枝 都 掉 在 地

上。我们就捡起这些树枝，用绳子

捆起来，然后去河边玩耍，中午就

挑着一小捆柴火回家。

入冬后，刚刚过了紧张的秋收

季节的庄稼人来不及喘一口气，就

要上河去修河堤、挖河道。冬天的

东荆河水很少，有的地方甚至看得

见 底 了 ， 需 要 挖 深 河 道 ， 疏 浚 河

道。1976 年冬天，我 16 岁，作为下

乡知青，第一次参加疏浚河道的劳

动 。 由 于 要 疏 浚 的 河 道 离 家 有 点

远，为了节省时间，村民就在河边

安营扎寨。当时每个生产队都是按

照军事编制进行管理的，每个村编

成一个营，下面又分别编成一个个

连、排。我记得当时我们还在河边

插了好几面旗帜，有“民兵营”“铁

姑娘战斗队”等等，旗帜在寒冬中

迎风飘扬，让冬天清寂的东荆河变

得热闹起来，疏浚河道的工地也充

满了热烈的气氛。

疏浚河道的劳动十分辛苦，我

们住在河边，用莲梗稻草扎成简易

房，把稻草铺在地上当床，每天天

不 亮 就 开 始 挖 河 道 ， 挖 了 几 天 之

后，河水渐渐地沁出来，没过了我

们的胶鞋，这时生产队长就让大家

脱掉胶鞋，赤脚下去。大家脱掉胶

鞋，顶着凛冽的北风，走进结了冰

的河水里面挖泥。为了鼓舞大家，

生产队长教大家先用凉水使劲地搓

两脚，搓红了就失去知觉了，然后

再下水挖泥。晚上收工前，再用水

把腿和脚搓半天，等有知觉了才能

穿上袜子和鞋子。

修堤同样也是苦差事。我们需

要从别的地方取土，装进沙袋再抬

到堤边。队长给的任务是每个人每

天要挖出 5 立方米的土，完不成任

务不许收工。这样的任务是十分繁

重的，因为除了挖土外，我们还要

把土挑到河堤上去。一天下来，我

们 的 胳 膊 因 为 过 度 负 重 都 要 裂 开

了，血会从皮肤表面渗出来。有村

民跟我说：“每个庄稼人的肩膀都有

厚厚的茧，你这样一个冬天下来，

肩膀也会长茧子，明年再挖土挑土

就好多了。”那时候，每天最幸福的

事就是听见生产队长吹口哨，让大

家歇一会儿，哨声一响，我们就可

以坐到树边，惬意地休息一会儿。

四季更替，每个季节的东荆河

都承载了我太多的记忆。我最后一

次见到东荆河是在一个夏天，但那

时河水已经非常浅了，昔日像野马

一 样 奔 腾 不 息 的 景 象 很 难 再 见 到

了。那个时节河边的芦苇已经开始

枯黄，但再也见不到打草的人了。

当地的村民告诉我，自从三峡大坝

修起来之后，东荆河的水流减少了

很多，当地人再也不用抗洪抢险修

河道了，那些曾经用于抵御洪水的

东荆河堤坝也已经失修多年，破旧

不堪。虽然当年的那些人和事再也

无法重现了，但我们在东荆河边嬉

戏、忙碌的场景仍深埋在我的记忆

之中，历久弥新。

□ 施真强

北京西郊，万寿山下，小清河畔，

有一个很大很美的校园，西望香山岭，

东连圆明园。这就是中央党校。

2017年 8月 31日，我有幸迈进了中

央党校，参加为期3个月的中央党校厅

局级干部进修班 （第 69 期） 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专题班学习。一踏进党校

的大门，便被满园的葱茏繁荫所吸引。

再仔细看，这里除了朴实大方低调稳重

的幢幢建筑外，有的是树、是花、是

草，也有山有水、有湖有桥、有亭台楼

阁、牌坊水榭，俨然是一座颇具规模的

中式园林。中秋过后，两场秋雨，树叶

转眼变黄，校园进入了一年中最美的季

节。银杏树、鹅掌枫领头，一株株、一

排排、一层层、一片片的树都金灿灿地

黄了起来，满园秋色美得令人窒息，也

让我真正感受了一把故都的秋。

党校的秋色确实是美的，但比这秋

色更美的、更让人留恋的却是它的理论

气息、思想光芒。在这里，且不说端正

庄重的教学楼、办公楼，也不说马恩毛

邓塑像和“实事求是”校碑，更不说

“旗帜”大型群雕、校史馆、红船博物

馆，就是连这校园的一草一木乃至园中

的空气、湖中的水，都散发着浓郁的理

论的气息和思想的光辉。理论思想是这

里的精和神、魂和灵，有了它，一切物

事更有生机、更具活力。正因为有了理

论思想的照拂和熏陶，这里的白杨树格

外挺拔，叶子在风中的声音也格外响

亮，仿佛在唱着昂扬的进行曲；这里的

银杏林格外金黄透亮，通体灿若明炉，

像是强光对照下的巨大黄皮金丝玉；这

里的建筑内涵沉着，仿佛每一块砖石每

一翘檐角都浸润了理论和思想的汁液；

这里湖面的天鹅、水里的金鱼也格外灵

性，只要有人靠近，“几只天鹅黑与

白，红鲤数点近岸来”，是不是有思想

的湖水让它们也长智开窍了呢？

这里的学员，他们大多暂时离开繁

忙的工作一线，来这里安心读书学习，

少则半月一月，多则两月三月，长的半

年一年，从领导干部转为普通学员，从

工作的“热运行”转为学习的“冷思

考”，学习理论释疑解惑，结合实际寻

方问法，修身养性坚定信念，寻道论道

悟道得道，加油充电提高能力水平。他

们一批批来，又一批批回；来时满是问

题“两带来”，回时满是方法自带回；

来时风尘仆仆，回时信心满满。党校这

个充满理论和思想的园地，为他们加油

充电、加钢淬火、增信添劲，真正成了

领导干部的充电桩、加油站、大熔炉。

我参加的这期中特理论专题班主题

鲜明、内容丰富、课程活动设计合理、

组织安排紧凑、纪律要求严格，紧张而

忙碌，充实而愉快，收获颇丰。

最让人激动的是，这个秋天，党的

十九大胜利召开的时候，我们正在中央

党校学习，能够第一时间学习十九大的

精神，特别是有幸直接聆听6位中央领

导的重要讲话和专题报告，能够第一时

间得到中央党校专家教授准确权威的解

读辅导，深入学习领会和准确把握十九

大精神。这一难得的学习经历，是这个

秋天最大的亮点，也将永远珍藏在我一

生的记忆中。

（作者系中央党校厅局级班学员、

中国证监会内审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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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住 2017 年的秋天


